
铜仁市思南县东南方向 60
里，有乡名兴隆。贴近石阡县，环抱
龙川河，有杭瑞和德余等多条高速
公路（经石阡站）可达，也可由思南
县大坝场镇或塘头镇等县道驾
车而至。

乙巳年劳动节前一天，有幸到
兴隆探访，想看看这个口口相传中

“谜一样”的，山清水秀、人文历史
浓厚的地方到底有何独特之处。

龙川草舍

龙川草舍，坐落于龙川河畔的
半山腰上。从川底公路徐徐而行，
可见坡丛一石块上刻有“龙川草
舍”，那里是昔日走向草舍人家的
羊肠小道入口。公路拓展，一条“S”
形大道从川底至草舍，羊肠小道被

“S”路下弯包围，而草舍正好在“S”
上一个转弯处。

草舍路口，有一凉棚，三面围
栏，临川一侧上有一块刻写“龙川
草舍”的木匾，此番景象，足见草舍
主人的不俗。棚下安放一弃用的石
磨盘，可当桌用。有朋自远方来，就
此把酒临风品茗言志也。我在凉棚
下小坐时，树上传来杜鹃“贵客呀
贵客呀”的叫声。

没有“朝门”，但依然是按“歪
门邪道”布局。进入院坝，院坝里一
排排竹藤椅子紧靠护栏。三间正房
与厢房是传统建筑与时代发展的
有效衔接。大门上是一块刻着“武
威堂”绿色字体的匾，两侧贴着“龍
川一脉詩書畫，草舍半间歸去来”
的楹联，匾前一对大红灯笼。进入
房内，陈设简朴，木几木床，书卷横
陈，翰墨留香。

早起开门坐，山川尽入眼。我
站在护栏边，望着川底一江绿水，
静得出奇，映着天光云影。我想，草
舍主人常于晨昏之际，静坐护栏边
或草棚内，听风吟鸟语，观云卷云
舒。兴起时提笔赋诗，来几段长短
文，直抒胸臆，或对着山水静想，思
索自己的愿景。

青瓦红墙，居高看远，远离高
楼，实属难得。每当晨光初现，薄雾
轻笼，草舍便在水墨画中，淡雅而
宁静，与钢筋水泥高楼相比，草舍
别具一格，自有一番宁静致远的
淡雅。

护栏边的桃李已经挂上青果，
四围的盆景与天生的杂草发出的
草香让人心旷神怡。春日桃红李
白，夏夜蛙声一片，秋来霜叶如丹，
冬至围炉赏雪。如此良辰美景，好
不惬意。偶有乡邻过客，还可清茶
一碗，闲话桑麻。左邻右舍锄地或
赶场归来，亦可叙上几句方言俚
语，其乐融融也。

若到兴隆，不去龙川草舍坐
坐，算是枉来一趟。远山近水，自是
一种乡愁。且如今草舍也不多见，
更是一片喧嚣之外的净土，是心灵
栖息的港湾，能让人在繁忙中找到
内心的平和，在独处时享受生命的
律动。

白居易在《闲居》中说“心静无
妨喧处寂，机忘兼觉梦中闲。”梁实
秋客居四川时，租房而居，其以“雅
舍”言志，说道“长日无俚，写作自
遣，随想随写”，最后写下《雅舍小
品》文数篇。龙川草舍的主人，正是
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下，创作了许
多耐人寻味的佳作。

龙川草舍主人者谁？乃写《行
吟乌江》《河水煮河鱼》《二十四节
气》《乌江风云》等书籍的作者安元
奎也。

兴隆老街

离龙川草舍向北数百米，一行
人来到兴隆老街。

兴隆老街位于龙川河畔，可以
说老街是昔日远去水码头的一个
缩影，是自古客商驻足形成集镇的
一个记忆。

说是老街，不如说是一个六尺
巷道，车停路边，三两分钟沿六尺
巷道可走到尽头。当然，也许原本
不是这个样子。老街尽头处是一栋
传统的木房横亘，一看可知房主人

气派不凡。家大业大不忘本，将老
式木房打扮得漂漂亮亮。

侧边的四合院是典型的老式
建筑，据说是昔日的银号。房子两
侧上有特定年月用石灰打底黄油
漆书写的“抓革命促生产”6个字。
斑驳的砖墙上那脱落不完整的标
语以及木格窗棂间漏下细碎阳光，
仿佛在诉着百年沧桑。生于斯长于
斯的龙川草舍主人安元奎老师，带
着大家进四合院，当向导介绍起兴
隆老街的历史贡献，讲起川盐入黔
与那些悲壮的挑夫一去不复返的
故事。我趁机到从这里一段往龙川
河的石阶走走。幻想着曾经在这里
发生的一幕幕情景。

走在老街上，想着那些青石板
铺就的岁月长卷中，南来北往挑担
的货郎摇着铜铃穿行巷陌，唤醒了
沉睡的街坊。川盐入黔，本地桐油、
生漆顺河流入全国各地。赤脚的纤
夫拉着往来的歪屁股船轻轻摇晃，
江水在石阶下低吟。我的脑海呈现
出的是另一个“清明上河图”：小巷
子人声鼎沸，小贩吆喝声此起彼
伏，人来人往，整个巷道活像一锅
煮沸的粥，热闹得能把天上的云彩
都震下来。

兴隆老街作为乌江支流最大
河流的龙川河码头，是水运时代连

接塘头与石阡的重要码头，如果没
有兴隆码头，我想不知有多少外出
生计人魂断他乡。

兴隆老街已经完成了他的历
史使命。

我伫立岸边，看到的是一种残
缺的美，是一种宁静的美。那些远
去的背影与悲壮的船号回荡耳
边……

天台寺遗址

河川幽深，群山环抱。
从兴隆老街继续向北，不一会

儿到达连江村付家岩组。
站在付家岩组，隔龙川河远眺

天台寺遗址，龙川河在这里来一个
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湾，河川的图案
就像是大地心脏，亦如是天台寺胸
前佩戴的一块大大的心形玉坠。遗
址所处的小山呈金字塔形，映入平
静的河川，恰与心形回湾形成平行
式的图案。一阴一阳，一山一水，相
得益彰，怪不得乡里打造的是“太
极山水，人文兴隆”。天台寺所处小
山与后面山脉细看如一个巨蟒之
头或乌龟之头伸出，而遗址正好处
在头上。三面环水，仅有一面与山
体相连。其下峡谷深邃，江流蜿蜒，
回肠九曲；其上悬崖峭壁，绿树浓

荫。可以想象出寺庙未损之前，处
于青山绿水之中的小山树丛中，几
栋寺宇，雾中若隐若现，何等之美。

龙川相隔，古人涉水过河，爬
坡上坎，去朝圣，去顶礼膜拜，何等
辛苦何等虔诚。如今，乡路方便，过
桥绕山，我们就驱车沿河川逆向而
行，峰回路转直达山羊岩村。相当
于从天台寺所处山脉的脖子登攀
上去。

横看成岭侧成峰，近看天台寺
遗址感觉又不一样。车停山羊岩村
委会，一行人奔天台寺遗址而去。
走过一段小路，经过两层石门，
两石门一毁一完好，中途还有一个

“山神土地”，留有香客到过的
痕迹。

一行人沿着斑驳的石阶蜿蜒
而上，仿佛通向时光深处。同行的
本地人说，天台寺悬崖上在二十世
纪五六十年代，还是参天大树，他
们小时候常到此看牛砍柴。诚然，
断壁残垣间，依稀可见昔日香火鼎
盛的痕迹，青苔爬满雕花石础，诉
说着千年风雨的沧桑。

据《思南文化旅游读本》记载：
“（天台寺）在城南八十里义阳江
中，江之东，突起一峰，四围峭削数
百丈，江绕其麓，舟行至此，推蓬而
望，空中楼阁，飘渺云端，林木青

葱，蔚然深秀。寺前一峰为印盒峰，
与寺对峙，岚光离合，云气往来，石
径盘纡。登其上，飘飘然有世外想。
这表明早在四百多年前，天台寺就
已声名远播。而天台寺的神奇，不
仅在于其佛教文化的源远流长，而
且在于山川地理的灵异。”

行走在小山之巅，从占地面积
遗址来看，天台寺远比一个大地主
所修的四合院地盘大得多。寺庙虽
毁，地基尚存。不仅体现其规模。而
且留着几块石碑，还有一个浮塔。
一行人看《重修天台寺碑记》，“世
道之兴隆，天实为之，庙宇维新，人
实为之……”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
落款“大清道光四年岁在甲申二月
吉旦”。据此推算，重修距今亦是
200年也。说明天台寺有了一定的
年月。

浮塔上所刻文字多已风化剥
落，触目所及的断碣残碑，有的倒
扑于地，有的隐于杂草中。众人踏
过荒草丛生的遗址，议论着天台寺
的前世今生。一阵山风拂过，我仿
佛听到几声钟声传出……檐角铜
铃带着清响与那山涧流水和鸣成
韵。天台寺不会想到在它毁了几十
年的今天，还有众多文化传承者慕
名而来。

心随流水静，意与白云闲。天
台寺何去何从呢！？

杭州市钱塘江南岸闻涛路，三月里 3000多株樱
花又开了，漫天如雪，粉黛如霞，游人如织，这是闻涛
路最美的时节。每当此时，在这条杭州“最美樱花跑
道”上都会（从 2016年开始）举办“樱花跑”。今年的

“樱花跑”从海创园到奥体中心共13.14公里（寓意
“一生一世”），并且特别增设“樱花之约”集体婚礼，
这是独属杭州的浪漫！

闻涛路从家华排灌站到杭州奥体中心，总长
17.4公里，是由堤坝、人行道、自车道（摩托车道）、跑
道、汽车道、多重绿化带、驿站以及公园组成的功能
齐全风景悦人的沿江大道。

今天，我们自西向东从钱塘江大桥（钱江一桥）
开始吧。

钱塘江大桥见证了杭州抗战时期艰难而英勇的
历史。钱塘江大桥是由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
主持设计的，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
路、公路两用桥，全长1453米，铁路桥宽 4.88米，公
路桥宽 9.14米。1934年 8月 8日兴建，1937年 9月
26日通车，1937年12月23日为防止日军过江炸毁，
1953年 9月大桥全面修复完工，1954年 3月恢复使
用。钱塘江大桥 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2016年入选“首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名
录，2018年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名录”。

钱塘江大桥的北岸设有钱塘江大桥纪念馆、茅
以升铜像以及为抢救列车保卫钱塘江大桥而牺牲的
蔡永祥烈士陈列馆和蔡永祥烈士塑像。它的西侧是
著名的六和塔（“杭州二十四景”之一）。六和塔始建
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年），是吴越国国王钱弘俶为镇
钱塘江潮而建的佛塔，“六和”源于佛教的“身和、口
和、意和、戒和、见和、利和”，即“天地四方”之意。六
和塔是中国现存最完好的砖木结构古塔之一。

相传，在古代，钱塘江潮汹涌澎湃，水患不断，给
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五代十国时期，吴越
国国王钱镠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上书后梁朝廷：

“目击平原沃野，尽成江水汪洋，虽值干戈扰攘之后，
即兴筑塘修堤之举。”于是，他带领民众修筑捍海石
塘。可是修好之后又被钱塘江潮摧毁，如此反反复
复。有人说这是潮神作怪，钱王听后以为是，遂在八
月十八日潮水最大日，令万名弓弩手等候江边。当
潮水汹涌而来时，钱王带头拉开弓箭射向潮头，万箭
齐发，一直追到六和塔边，潮水渐渐变小，终于退
去。这就是“钱王射潮”的故事。主宰水的钱江龙被
钱王和民众感动，也帮助钱王治理潮水，并筑造海
塘。钱王射潮和钱江龙两座雕塑，耸立在复兴大桥
和西兴大桥之间的闻涛路上，遥相呼应，成为闻涛路
上标志性建筑。钱镠的孙子钱弘俶建造六和塔，寄
托人们对大自然的祈祷。千百年来，六和塔从茂密
的树林中露出塔尖，瞩视着钱塘江滚滚东流。今天，
钱塘江潮再也不会危害人类，反而成为人们观赏的
大自然奇观。而真正造福于人民的是科技的进步、
人们战天斗地的精神以及党和政府为民服务的决心
和行动。

从钱塘江大桥到复兴大桥约 4.3公里。这一段
路，放松心情慢慢游走，一面听涛，一面赏花。看钱
塘江浪起浪涌，潮起潮落。其实，钱塘江潮每天都
有，而且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昼夜间隔约12小时，
只是没有八月秋潮汹涌而已。但也足以让你咏诗一
首：“漫漫平沙走白虹，瑶台失手玉杯空。晴天摇动
清江底，晚日浮沉急浪中。”（北宋诗人陈师道《十七
日观潮》）。樱花随风飘摇如仙子漫步烟雨中。风吹
过后，花瓣似雪花飘落，纷纷扬扬。此刻，有人从这
飘飘洒洒、纷纷扬扬的樱花丛中跑将而来、骑行而
来、漫步而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告诉你：“春天真好！”
再把目光移向一旁公园的丛林中，每一棵树、每一片
叶子、每一朵花、每一株草都欣欣向荣！心中油然而
生感慨：生命如此美好！

登上复兴大桥，看红蓝两色跑道被樱花簇拥，一
路延伸到萧山排灌闸站，蔚为壮观！这是樱花跑道
最美的一段。跑道在这里拐了个弯形成曲线延伸，
看上去跑道上方花枝交汇繁花似锦。行人纷纷停下
脚步拍照留影，有年轻女孩特意穿了漂亮裙装请来
专业摄影师拍照，留下美美韶华。

跨过萧山排灌闸站前面那座弧形钢网结构天
桥，前方就是钱王射潮雕塑。它与钱江龙雕塑中间
隔着滨江码头相望。两座雕塑都是出自著名工艺美
术大师韩美林之手，为青铜雕塑，寓意着积极奋进的
精神。

这种积极奋进的精神在闻涛路上、在杭州奥体
中心得到充分体现。杭州奥体中心 2019年建成，是
继“鸟巢”之后我国第二大体育场馆，2023年举办过
第十九届亚运会。杭州奥体中心是一座非常漂亮的
建筑，外形似盛开的莲花，所以人们叫它“大莲花”。

“大莲花”一经建成便成为杭州市的新地标和文化名
片，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前来参观和游玩，尤其是夜
幕落下华灯闪亮，与对岸的国际会议中心“金色球
体”交相辉映，美轮美奂！于是便免不了一场钱塘江
上夜中醉游。

每次到杭州，我都会去闻涛路上走走。在闻涛
路上，如果你累了、渴了、饿了，坐下来歇歇，面朝钱
塘江春暖花开，因为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驿站可供
休息、餐饮、阅读、运动服务等，那份惬意的幸福感在
这里很容易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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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山城弗莱堡的春天，比老家来得要晚一些。
清晨 6点，薄雾轻笼，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柔和的

光晕，空气中带着湿冷的寒气，混合着青草与露水的
气息。我套上薄外套，穿着那双磨得发白的运动鞋
出门，开始了今天的晨跑。

今年4月初，我和老伴跨越重洋来到德国，探望
在弗莱堡工作的女儿。尽管身在异国他乡，德语招
牌与陌生的钟楼取代了熟悉的街景，但我依然保持
着多年的习惯，每天清晨，迎着第一缕曙光晨跑。

这跑步的习惯，我已坚持了整整16年，从国内到
国外，从年轻到现在，几乎未曾间断过。

跑步为我注入了生命活力。十多年来，我几乎
没有生过病，就连寻常的感冒发烧，也成了难得一见
的“稀客”。而且，随着体重从 80公斤降到 70公斤，
以前的牛仔裤穿上居然合身了，人瘦了，腰上的肉却
紧实了。最神奇的是，折磨我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
不知不觉就好了。

今年清明，我回小城从江扫墓，不小心手被镰刀
划了道口子，鲜血直流。去医院处理，大夫给缝了三
针。缴费时，侄儿帮我刷医保卡，看到账户里 5万多
元的余额，惊讶得合不拢嘴：“叔，我们的医保卡月月
见底，你咋存下这么多？”

看着医保卡账单，我心里豁然开朗。原来这些
年风雨无阻的晨跑，就是在给自己的健康开“活期存
折”！每天流的汗、跑的路，都成了一笔笔“健康存
款”，竟悄无声息日积月累了这么厚实的“老本”。

还有一件事，至今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八年前的一个清晨，我在山城凯里晨跑，经过斑

马线时，一辆面包车突然失控，飞速冲来。“砰”的一
声闷响，我被撞得踉跄几步，司机吓得脸色煞白。到
医院一检查，竟只是轻微擦伤，反倒是面包车的前灯
碎了一地。兄弟阿宁得知此事，拍着我的肩膀大笑：

“哥，你这天天跑步，身子骨比车子还结实！”
我的工作是一张报纸的文字编辑，夜班宛如永

不停转的旋转木马。凌晨两三点的编辑部里，同事
们都挂着浓重的黑眼圈，靠着浓茶与咖啡强撑，而我
却能在通宵达旦后依旧精力充沛，惹得他们满脸诧
异，纷纷问我：“你哪来这么旺盛的精力？”

实际上，跑步就如同给身体拧紧发条，跑着跑
着，生物钟就变得稳定了。

在德国这段日子，晨跑如同一把钥匙，悄然开启
了我与这座城市对话的大门，成为我了解这里的最
佳方式。

每天清晨，我总会踏着第一缕晨曦启程，沿着不
同的线路穿梭在大街小巷。古老的石板路、爬满藤
蔓的古建筑，还有街角尚未苏醒的面包房，都在我的
脚步下渐次舒展，诉说着这座城市独有的故事。

跑到弗莱堡大学，仰头望着高耸的钟楼，思绪瞬
间飘回了老家的凯里学院。两座学府远隔重洋，模
样大相径庭，可一踏入校园，书香味却一模一样。

跑到多瑙河畔，听着河水哗啦啦地流，记忆里都
柳江的浪花也跟着翻涌起来。一条在异国他乡激
荡，一条在家乡故土流淌。

跑到蒂蒂湖畔，粼粼波光在阳光下起舞，仿佛又
看见了老家金泉湖的影子。这边的湖光，那边的水
色，景致各有千秋。

德国人特别喜欢运动，尤其是跑步和骑自行
车。街道上随处可见骑行者，还有专门的自行车
道。刚开始我曾误走一次自行车道，后面的骑手不
仅没按铃催促，还耐心地减速避让。女儿知道后，提
醒我：“爸，那是自行车专用道，可不能随便占道。”原
来在德国，专门为骑行者设计了自行车道。

这里的人都很有礼貌，每次遇到其他晨跑的人，
他们都会微笑着打招呼，说一声“Guten Morgen”（早
上好）。有时候，我还会和他们聊上几句，虽然语言
不太流利，但笑容和热情是最好的沟通方式。

每一次奔跑，都让我离一座城市的灵魂更近一步。
在米兰的古街道上奔跑，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

脉搏，聆听文艺复兴的低吟；在巴塞罗那的海边奔
跑，仿佛能拥抱自由的海风，感受高迪建筑的奇幻韵
律；在法鲁的小巷里奔跑，仿佛能邂逅岁月的故事，
品味葡萄牙古城的浪漫遗韵。

我也喜欢在朋友圈分享跑步时的所见所闻，有
人问我：“天天晒跑步，不觉得腻吗？”我笑着回答：

“我晒跑步，总比光晒美食‘拉仇恨’强吧！”
此刻，太阳已完全升起，金色的阳光洒在弗莱堡

大教堂的塔尖上。
我拍了拍运动鞋上的露水，往家的方向跑，晨风

掀起衣角，带着面包店的香气飘来。女儿应该已经
煮好咖啡，等着听我讲今早遇见的风景——而我知
道，明天的晨光里，还有新的路，在等着我的脚步。

我愿让这双奔跑的脚步，继续踏碎晨露，拥抱每
一个崭新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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